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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双重视角下的人性剖析

■耿 伟

———读刘福祥《解码———人性与人生的悖论》

人来自哪里？ 是火星？ 还是

上帝？

人为何是野兽和天使的混搭

奇迹？

人心底深藏的善恶美丑各占

多大比例？

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猜测困扰

着人类自己， 也是多少代东西方

哲人苦苦破解的永恒课题。

刘福祥的新作 《解码———人

性与人生的悖论》 再次触及人这

个万物灵长的密码， 一问世就引

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一时间 “解

码”成为了阅读热词。

在《解码》的开篇序言里，作

者说他的写作灵感源于几年前在

距离希腊雅典 150 公里的福基斯

帕那索斯山脚下的德尔菲神庙遗

址前， 看到阿波罗神庙上的那句

箴言：认识你自己！他久久地在此

伫立和思考， 忽然感受到一个文

化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于是就给

自己立下一个小目标： 以中西文

化双重视角透视人性奥秘， 尝试

和破解《俄狄普斯王》寓言中的斯

芬克斯之谜……

巧妙的结构和飞扬的文采是

《解码》一书的鲜明特色，也是吸

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深

知人性之复杂多变， 所以并不概

而论之， 而是多刀横切， 条分缕

析， 紧密围绕人性与人生这个关

联度，选取“美与丑”“善与恶”“苦

与乐”“灵与肉”“理想与现实”“激

情与理性”等横断面，由人性而论

人生，由人生而反思人性，寓深刻

哲理于古今中外耳熟能详的案例

之中，纵论其“剪不断，理还乱”的

对立统一关系，进而逐一破解。

作者虽然长期从事中西历史

文化比较研究，并多有著论问世，

但是针对“人性与人生”的庄严话

题，并未卖弄学识、满口术语，而

是语言亲和又不乏哲理。 在 《代

序： 斯芬克斯之谜》 中他说：“确

实，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却未必真

正了解自己；有时候，离我们最远

的，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在《民

粹未必是民意》 一章中他写道：

“民粹大多标新立异， 以草根自

居，饱含激情，极其具有煽动性，

但由于其群体性、盲目性、裹挟性

和破坏性等特征， 往往是成事不

足，败事有余，其对社会造成的负

面影响不可低估。 ”毫无疑问，这

对当代世界民粹思潮的沉渣泛

起，真是一针见血，当头棒喝！

知人心，海底针。人性既为生

物基因和家庭氛围等因素所决

定，又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

复杂多变， 挑战这个课题谈何容

易？ 18 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休谟

就是因为写了一本 《人性论》，差

点精神崩溃， 以致再难谋就高校

的教职，而到乡村去休养生息。本

书作者生活阅历丰富，下过乡，扛

过枪， 在本科和硕士毕业时分别

出版了自己的著作； 后来又从北

大荒来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

东，教书，从政，且长期在宣传思

想战线工作， 目睹了社会的巨大

变化和人性的形形色色， 体会到

人性这把双刃剑对人生的双重影

响。因此，作者在《解码》中用理性

思维和切身体会解剖人性， 让人

耳目一新。

作者虽著此书， 却深知自己

尚未到立说水准， 也深谙现代管

理学 “努力不如借力” 之深刻道

理，所以从哲学、美学、社会学、经

济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多理念去

解读人性和人生的对立统一。 他

不仅追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

休谟、亚当斯密、萨特、弗洛伊德、

马斯洛、雨果、莎士比亚怎样看人

性，也告诉读者东方哲人孔子、老

子、孟子、李白、杜甫、苏轼、杜甫、

王阳明、 李白对人性本质和特色

的论述和践行， 从而使前人在人

性上的探索和理念， 绽放出珍贵

的现代价值。

这本书虽然只有 10 多万字，

却多达 34 章， 文章言简意赅，插

图境远意深，且装帧精美，夺人眼

球，催人深思。 作者以古今中外的

经典事例、幽默风趣的语言，深入

浅出地剖析了人性对人生的深刻

影响，包括世界观、人际观、处世

观、苦乐观和风度观等。在他看来，

中外伟大的思想家距离我们似乎

很远，其实离我们很近，因为思想

的魅力可以穿越时空，迭代相通。

肯定之余， 也觉得此书尚有

不足。由于人性的形成久远，且构

成十分复杂，涉及到社会学、经济

学 、人类学 、生物学 、心理学 、哲

学、文化等各个学科和门类，所以

书中有些内容显得浅显， 而读者

渴望深刻的剖析； 另外对整个人

性的认识和把握， 也欠缺系统和

科学的论证。但是瑕不掩瑜，作者

毕竟以此书在人性与人生的悖论

上蹚开了一条路， 呼唤更多有兴

趣“认识你自己”的人们，共同继

续去破解这个古老的斯芬克斯之

谜。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曾

说， 人性是唯一不会过时的永恒

话题，因此，人类对人性的拷问和

探索也没有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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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种意义上汉语是一种“世界文学”
———读《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

■孙 璐

“‘世界文学 ’中的 ‘世界 ’既是限定

词，但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各种限定的

解构，是没有限定的限定，并在最大程度

上还原了‘文学’的原有意义。 ”前不久出

版的《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

方汉语观》一书中，作者童庆生如是说，世

界文学是“有关人的生存和人的生存历史

的文学”。

有关“世界文学”的讨论已经有近 200

年的历史了。 1827年，在仅有 7000人口的

德国偏远小镇魏玛， 歌德在和秘书艾克曼

的一场闲谈中提到自己正在读中国小说，

并感叹：“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 每个

人都应该为加速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歌德一方面期待德国

摆脱对法国文化的依赖， 实现真正的文化

独立， 一方面却并不认同德国民族主义者

复兴本土文化和民间传统的做法， 世界文

学便是进退维谷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 从

此，“世界文学”成为一种理念、一种理想、

一种方法论的隐喻。

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一个鼓舞人心的

段落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屋建瓴地指出，按

照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世界市场

将是滋养世界文学的温床。 尽管马、恩的论断

带有浓厚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其所言的世界文

学由于是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产物而投射着

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子，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打

破民族主义桎梏的探索， 一直致力于构建更加

公平公正的全球社区。

20世纪上半叶， 欧洲频发的战火和法

西斯主义迫使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却意外成

就了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罗曼语语文学

家、 文学思想史家埃里奇·奥尔巴赫是彼时

流亡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伊斯坦布

尔颠沛流离的孤寂中，不仅完成了《摹仿论：

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这一语文学领域

的不朽名作，更成为“世界文学研究的预言

家”，寄希望于世界文学“将依旧热爱西方历

史的人凝聚起来”， 将分崩离析的西方文明

重新拼接在一起，因为世界文学的“世界性”

不仅仅在于世界文学是经济全球化催生的

世界市场的产物，更在于它探索的是人类心

灵深处共享的人文主义精神。

然而，世界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不仅

是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人性，还包括人文传

统的发展史，即不同人类成员间是如何通

过相互的广泛交流而形成相对意义上的

人性共识。 从这个角度而言，世界文学不

仅是歌德展望的打破民族主义思维的美

好愿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洞穿的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具象，更成为美国学者佛朗哥·

莫瑞蒂所言的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 “问

题”，为理解人性和人类心灵史提供了一个

“抓手”。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大卫·丹

穆若什曾就“什么是世界文学”进行了现象

学而非本体论的探究， 按照他的观点，经

由跨民族的流通、翻译和生产，世界文学

是一种在动态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实践文

本，是具体历史语境下政治、思想、语言、

文化等各个方面交流、冲突、协商、调和的

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文学不仅

为理解文明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抓手”，

它本身也成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协商

的媒介。

在《汉语的意义》中，这个“抓手”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作为一种广义的

“世界文学”文本的汉语。 按照童教授的阐

述，汉语并非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封闭

语言体系， 而是一直与世界有着交流互

动。 事实上，正如任何交流的起点都与自

身立场有关， 西方对汉语的认知与西方

内部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思想史的承续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启蒙运动的一个核

心内容是建立一种冲破种族 、 文化和语

言界限的普世性知识体系 ， 其代表之一

是 17 世纪欧洲推行的人造通用语运动 。

在那个被认为是 “理性乌托邦 ”的时代 ，

汉字的象形表意特征最先被传教士利玛

窦推介到欧洲， 这种神秘的东方文字随

即引起了欧洲主流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极

大兴趣，一时间被给予了实现“语言乌托

邦”的厚望。 然而，当 17 世纪风靡欧洲的

“中国热”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 18 世

纪以孟德斯鸠、 黑格尔为代表发起的对

中国的质疑和批判 ，汉语的 “缺陷 ”也愈

发凸显。 此时的欧洲知识界早已彻底打

消了将汉语打造为 “世界语 ”的念头 ，不

仅仅对汉语复杂的语音、 表意系统等语

言层面心生嫌恶， 更将对汉语弊病的妄

测拓展到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诟

病， 汉语以及整个中国成为西方文化帝

国主义建构的东方他者。

值得注意的是，不断流变的西方汉语

观不仅成为西方中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反作用力同时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文

字改革运动，使现代白话文运动如同早期

现代欧洲的去拉丁化运动一样，不再是单

纯的语言文字改革，而是一场具有浓厚的

思想启蒙、知识再造和文化改革色彩的社

会运动。 可以说，汉语的“意义”已不再局

限于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中西文明之间跨

越几个世纪的相互对话、 相互理解的纽

带。 不能忽视的是，作为广义的东方主义

知识形态的一部分，西方汉语观充满了帝

国霸权和殖民主义的“他者”想象，而这种

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汉语及中国文化

的误读与挪用。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西

方汉语观对中国的白话运动以及现代启

蒙的反作用力也不乏一定的积极意义。 事

实上，汉语本就是世界语文体系的有机组

成部分，围绕汉语展开的语言、文化、社会

层面的中西双向对流、循环反复的多回合

互动，不仅是现代知识体系建构及传播的

重要特征， 更是异质文明之间开展对话、

进行协商、达成共识的必经之路。

不难发现，这与世界文学投身的事业

有异曲同工之处。 当汉语走出民族国家的

边界，走进世界语文的版图，它的命运关

系到文明间的相互沟通与影响。 而这同样

也是文学的命运。 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

学，文学的应有之义是带领人类各成员在

碰撞、交流、和解后取得对人性的共识。 从

文明的对话到人性的共识，是汉语给予我

们的启迪意义，是世界文学为我们勾勒的

美好理想，也是人类为形成命运共同体而

孜孜不倦的努力。


